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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天上不会掉馅饼 涉钱信息勿轻信

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袁鹰在2023年9月
1日走完了他百年的人生岁月，离开了这个世
界。

写《井冈翠竹》的人走了。《井冈翠竹》是袁
鹰的一篇散文，曾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一代
人的记忆。“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使人难忘
的是毛竹。”“当年用自己的血汗保卫过第一个
红色政权的战士们，谁不记得井冈山上的翠竹
呢？”“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正是用

井冈山毛竹做的扁担，挑
着这一副关系全中国人民
命运的重担，从井冈山出
发，走过漫漫长途，一直挑
到北京。”我知道，包括我
在内，有多少人背诵过他
的这篇名作啊！

十分幸运的是，我曾
在1975年和1976年两年
的时间与袁鹰先生朝夕相
处，那是我在而立之年到
人民日报文艺部实习的时
候。更为幸运的是，接受
报社的指派，1975年九十
两个月，我曾跟随袁鹰到
云贵高原沿着红军的足迹
重走了一次长征路，到访
了遵义、乌江、赤水河、金
沙江、娄山关红军遗址；归
来跟着袁鹰撰写《人民日
报》整版的大通讯《长征路
上新的长征》。袁鹰另写
了长篇散文《深深的怀
念》，发在《解放军文艺》
上，我写了短诗《红军标
语》发在《人民日报》上。

那次我们两个人的
“长征”，最难忘的是远赴

金沙江，伴着轰然作响的江涛之声，在长满野生
芭蕉和野生仙人掌的崎岖山路上挥汗奔走，踩
木梯爬到彝族老乡家泥土房的房顶上，铺了稻
草和薄褥，枕着小板凳露宿，满天的星星就像是
红军战士的眼睛……

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访问到当年给红军
摆渡过江的三位老船工，其中一位张朝满是给
毛主席摆渡过江的人啊！他们三位虽已年迈，
却体力强壮，精神旺盛，硬是用一条大木船，像

当年摆渡红军过江一样，把我们送到对岸，指给
我们看毛主席指挥红军过江的那个山洞子。我
们在这山洞前留下一张铭记终生的照片。

还记得重走长征路那一年，和袁鹰在昆明
参观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最著名的是一副长
联。当年，我拿出本子抄写着：“五百里滇池，奔
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数千
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我没有料到，这500字长联在当年刚过半
百的袁鹰心中早就烂熟了，他朗朗背出，竟然与
我抄到本子上的一字不漏，一字不差，叫我佩服
得五体投地，这是怎样的记忆力啊！幼年的袁
鹰在家乡江苏淮安读过三年私塾，四书五经、古
文唐诗，极为熟读，喜欢背诵“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
耳边啼”一类古句诗文。当时给我的震撼就是
要想在写作上不断长进，除了深入生活获取尽
量多的素材之外，还必须熟读古今中外的名篇，
能多多背诵下来最好。袁鹰对郁达夫的“一粒
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和高尔基的“写
你最熟悉的生活”最为赞赏。

在文艺和新闻圈里，袁鹰的记忆力是出名
的。1977年，我在解放军文艺社评论组帮助工
作，有一篇舞剧《蝶恋花》剧组的文章，需要弄准
毛主席《蝶恋花》这首词公开发表的时间。问了
剧组的编导和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都说不
准。副社长张文苑让我打电话问问袁鹰同志。
电话打过去了，袁鹰立即说出了《人民日报》发
表这首词的年月日，并且说了发表在第几版的
什么位置上。

袁鹰大学是教育系毕业的，当过几年中学
教员，教过中学语文，也教过历史和地理。他喜
欢接触孩子，他说孩子的心灵是最纯真，最美好
的。他时常参加北京少年宫和一些学校组织的
中队会、篝火晚会、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他愿意
做孩子们的“大朋友”。我多次到袁鹰家做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精美的挂盘，画的是一

个孩子的肖像，在书橱玻璃后面，还摆放着一排
色彩鲜艳的小小绢人。

晚年的袁鹰仍有一颗不泯的童心。他始终
用一双孩子似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变化莫测、隆
隆前行的世界。他的诗歌《和爷爷讨论共产主
义》《小红军长征记》，都力求在小读者中传承红
色血脉。

袁鹰的儿童诗，追求思想性、形象性、音乐
性，用适合少年儿童的欣赏角度和审美要求，歌
唱祖国，歌唱英雄，歌唱劳动，歌唱革命传统，歌
唱理想，歌唱团结和友谊，歌唱未来。如在《小
队会餐》一诗中，写到孩子们亲手种的青菜、亲
手栽的玉米、亲手喂的小鸡、亲手钓的小鱼来会
餐：“米饭煮得焦黄，为什么还是那么香？饭里
有我的汗珠，滋味可就不一样。鱼汤忘了放盐，
为什么一点不淡？汤里有我们的笑声，那可比
什么都鲜……”孩子们读了获得了其中的答案：

“只有热爱劳动的人，是最愉快的人！”袁鹰在
《少先队员游鞍山》一诗中，直接喊出：“家乡有
那么多大平炉，哪一座不能把我炼成钢？”表现
了鞍山生、鞍山长的孩子实在而又充满诗意的
远大志向。

我特别难忘袁鹰先生工作时全神投入的状
态。在编辑办公室里，他很少闲谈，经常戴着花
镜，默默地长时间地看稿、看报样，或拿着修改
的大样匆匆走进其他编辑的办公室去交流。在
家里，有时他像一位修表的老师傅，一副眼镜、
一支笔、一副深蓝色的套袖就是他的日常标配
……

早在1964年6月13日我在连队当兵时，就
买到袁鹰的散文集《风帆》，我在扉页上用诗写
下我当时的读后感：“青春做风帆，不泊死海
湾。愿扬万里波，永远驰向前！”12年后，我在袁
鹰身边工作时，在一个星期天，袁鹰请我到他家
做客。我把这本1963年7月出版、1964年4月
第2次印刷的书拿给他看，请他为我题字。他戴
上花镜，认真翻看书页中我用钢笔随读随写的

感言和勾勾画画的道道，他写下“请君莫奏前朝
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录刘禹锡句，写在十余年
前旧作上。请世宗同志批评指正。袁鹰
76.1”。这段写在《风帆》环衬页上的字句，展示
了他勇于告别昨天、大步进取、开拓文学创作新
旅程的信心和勇气，令我无比的感动。

1982年的冬天，我们在一起谈到当代的诗
坛，袁鹰十分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说：“无
论如何，诗不能只写花花草草、山光水色。诗应
该反映时代，成为时代的强音。”他说：“在我们
的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在前进，人民在
前进。”

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系
清代文康所作。文康，费莫氏，字铁仙，别署“燕
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的次孙。
曾任徽州知府，后改任驻藏大臣，以病未就任，
卒于家。

《儿女英雄传》初版于光绪四年，有北京聚
珍堂活字本，后又有光绪六年的还读我书室主
人评点本、光绪十四年的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光
绪二十四年的上海苏报馆铅印本等版本。

此书约成于清道光年间，据说原有53回，后
因辗转散佚，今存40回（另有“缘起”1回）。叙
述智慧骁勇绝世的侠女何玉凤要为父报仇，但
怨家纪献唐权势甚盛，乃改名十三妹，出没于市
井。时书生安骥及民女张金凤都遇难于能仁
寺，为十三妹所拯救，经十三妹作伐，结为夫
妇。有续书《续儿女英雄传》，32回，约成书于光
绪二十年，作者佚名。两者合为一书，共72回，
题为《侠女奇缘》。

《儿女英雄传》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
一部熔侠义与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忽谐忽
庄，若明若昧”，具有切近世态人情的长处。所
谓“描摹世态，曲尽人情”。作家以精细的笔触
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诸如官
场的鬼蜮横行，下层社会的光怪陆离人情。故
事情节跌宕起伏，惊险曲折，语言生动活泼、细
腻风趣，是古典侠义小说中写得较为出色的一
部。其书中叙述安学海在淮安河工上的一段故
事，就是典型的代表。而这节正是此书与淮安
的关系所在。按照书中所叙，将此节文字节略
如下：

安学海20岁中举，在近50岁时好不容易考
上一名进士，被点了一个榜下知县。可巧正遇
着淮安高家堰一带淮河决口。俗语说：“倒了高
家堰，淮扬不见面。”这一个水灾，也不知伤了多
少民圩、民命。地方大吏飞章入奏请帑，并请拣
发知县12员，到工差遣委用。安学海被选在里
头。

安学海到了王家营子，渡过黄河，便到淮安
地方。暂在公馆住下以后，便去拜过首县山阳
县和各厅同寅，见过府道，然后到河院投递手本
禀到禀见。

那河台本是个以河工佐杂微员出身，靠逢
迎钻干弄了几个钱，却又把皇家的有用钱粮，作
了他致送当道的晋身献纳，不上几年，就巴结到
河工道员，历署两河事务，就得了南河河道总
督。待人傲慢骄奢，居心忮刻阴险。那时同安
老爷一班儿拣发的12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
门路，先赶到河工，为的是好抢着钻营个好差
事。及至安老爷到来，河台便觉他怠慢来迟，便
委了他前往最冷僻的邳州工段署事。

安老爷一到任，即发生事故，邳州沿河一
段，被水冲刷，土岸塌陷。安老爷亲自带了工书
人等到工查看，不过有十来丈工程，偶因木桩脱
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却都不曾冲去，尽可捞
用。他要属下据实造个预算，让上面拨款抢
修。师爷们告诉安老爷：

我们这些河工衙门，这“据实”两个字用不
着，行不通的哪！即如东家从北京到此，盘费日

用，府上衙门，内外上下，哪一处
不是用钱的；况且京中各当道大
老，和本省的层层上司，以至同
寅相好，都要应酬的，倒也不容
易。这也在东家自己，晚生也不
敢冒昧多说。但是就我们这衙
门讲，晚生是有也可，没有也可，
倒也不计较。户科这内面门印
跟班，以至厨子伙夫，外面六房
三班，以至散役，哪一个不是指
望着开个口子，弄些工程吃饭
的？此尤其小焉者也。再加那
工程一出来，府里要费，道里要
费；这以后委员勘工要费，收工
要费，以至将来的科费部费，层
层叠叠，那里不要若干的钱？

安老爷不理这些，下属便预
算了二三百金的钱粮上报。按
此预算，这些下属都得不到外
快。从此衙门内外人人抱怨，不
说老爷清廉，倒道老爷呆气。

不久，安老爷调署高堰外河
通判。这可是个肥缺。那长随
霍士端来道喜说：“这美缺是多
少人求不到手的。大概老爷京
里的硬人情儿到了。这番调动，
老爷可要像模像样答上谢头的
情才使得呢！”又说，这个缺争得
很厉害，许多人都在送礼巴结：

淮徐道是绸缎纱罗；淮扬道
办的秀气，是四方砚台，外面看
看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
砚台，里面却用赤金镶成，再为
漆罩了一层，这份礼可就不菲；
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两辽
参；河库道办得更巧，是专人到
大人原籍，置一顷地，把庄头佃
户，兑给本宅的少爷，却把契纸
装了一个小匣儿，带到院上当面
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厅，也各有各的路数，各有
各的巧妙。

其实河台将安学海调署高堰根本不是抬举
安老爷，那是一个坑，让安老爷往里跳。

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
的地方。这前任的通判官儿，又是个精明鬼儿，
他见上次高家堰开了口子之后，虽然赶紧的合
了龙，这下游一带的工程，都是偷工减料作的，
断靠不住。他好容易挨过了三月桃汛，吃是吃
饱了，掳是掳够了，算没他的事了，想着趁这个
当儿躲一躲，另找个把稳道儿走走；因此谋了一
个留省销算的差使，倒让出缺来，给别人署事。
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个虫儿，他有什么不懂
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礼，不能不应，看了看这
个立刻出乱子的地方，若另委别人，谁也都给过
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

河台看了看收礼的账单，安老爷只有寿屏
上一个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恼；又见这安老爷
的能力，远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拿他一拿”的
主意了，因此才有这番调署。这里面的弯弯绕，
安老爷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安老爷到任之后，正是春尽夏初涨水的时
候。那洪泽湖连日连夜涨水，高家堰口子冲开

一百余丈，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来，不但
两岸冲刷，连那民间的田园房屋，都冲得东倒西
歪，七零八落。安老爷就驻在工上，一面集夫购
料，一面通禀，动帑兴修。在一月限内便修筑得
完工。比起那前任并各厅的工程，加倍的工坚
料实。便通报上去，请派员验收。

那查收的委员，见未有送他查收的好处费，
便不肯及时到工查收。“偏偏从工完这日下雨下
了半个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带江水暴
涨，那水势建瓴而下，沿河陡涨七八九尺丈余水
势不等。”那水直冲过来，把安老爷的工段冲坏
了。那河道总督便借此参了一本，革职拿问，戴
罪赔修，将安老爷下在山阳县县监。一面委员
摘印接署，一面委员提安老爷到淮安候审。那
山阳县因安老爷是个清官，就安顿在监门里一
个土地祠居住。土地祠里通共两间小房子，安
老爷住了里间，外间白日见客，晚间家人们打
铺；旁边的一间小灰棚，只可以做做饭菜，煮煮
茶水。安太太暂且在东关“聚合店”安身。那时
身边只剩下几个家人，并几个仆妇丫鬟。

那赔修的官项，计需五千余金，后任催逼得
又紧，老爷两袖清风，一时那里交得上？按当时
规矩，只要银子赔完，官还是可以接着做的。安
老爷没奈何只得写了家信，打发家人进京，将房

地田园变卖。安老爷的儿子安
骥，变卖了田产，凑了五千两银
子送来。在茌平县遇难，幸得十
三妹解救，才赶到淮安。按说这
本书中最热闹的戏是十三妹，值
得大书一笔，但与淮安关系不
大，这里只好从略。

安公子到了淮安府，看见
“那府城的地面本与小地方不
同，又有河台大人驻扎在此，那
繁华热闹也就不减一个小省份
的省城。只见两边铺面排山也
似开着，大小客店也是连二并
三。”他打听到安太太住的“聚合
店”，急忙找到，进去相见。

这时从南方来了一位钦差
大人。他就是安老爷的门生内
阁学士乌明阿，号克斋。乌大人
在浙江公干，接到吏部公文，升
了兵部侍郎。回京复命谢恩途
中，又接到廷寄，命他到淮安南
河查办事件。到了淮安，他交下
两角文书来，一角札山阳县预备
轿马，一角知照河台钦差到境。
而乌大人自己只带一个家人跟
着。前头全副执事摆开，众差官
摆队的摆队，扶轿的扶轿，码头
上三声大炮，簇拥着钦差那顶大
轿，浩浩荡荡，鸦雀无声，奔了淮
城东门而来。一进城门，武巡捕
轿旁请示：“大人先到公馆，先到
河院？”那大人只说得一句先到
山阳县。

乌大人的轿子到了县头门
里土地祠，从怀里掏出一个黑皮
纸手本来，拜会安太老爷。茶
罢，乌大人开口先说：“门生给老
师带了万金来，在后面大船上
呢！一到就送到公馆去。”那乌

大人又谦虚了一番。话完便支退了家人，低声
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怎的待属
员，以趋奉为贤员，以诚朴为无用，演戏做寿，受
贿婪赃，假冒钱粮，偷工减料，以致官场短气，习
俗靡颓等情，参得十分厉害。这事关系甚大，门
生初次奉差，有此不得主意，所以讨老师教导。”
安老爷听了这话，沉了一沉，说：我的案子是我
的过错，我之被参，事属因公，此中毫无屈抑。
乌大人益加佩服老师。

钦差又到河台衙门，春风满面地对河台说：
“才望了望敝老师，来迟了一步。”绝口不谈公事
至要紧的话。问的是淮安膏药那铺子里的好？
竹沥涤痰丸那铺子里的真？河台也只得顺着答
应一番，说到安大人，乌大人道“这倒不敢劳大
人费心。他世兄已经从京里变产而来，大约可
以了结公事。况且敝老师是位一介不苟的，便
承大人费心，他也未必敢领。”应酬已毕，发下一
角文书，提河台的文武巡捕、管门管账家丁。须
臾拿到，便封了门，照着那言官指参的款迹，连
夜熬审起来。早问出许多赃款来。便将廷寄并
那御史的参摺，和他的巡捕、家丁的口供送给河
台看。河台一看，吓得他面如金纸，目瞪口呆。
即传旨革职，南河河道总督即着乌明阿暂署。

早有首府中军送过印来，乌大人即日拜印接署，
便下了一个札子，委山阳县伺候前河台大人，就
将河台看了起来，被发往军台效力。这个信传
出去，那些绅士、百姓、铺户，听得好不畅快。原
来这河台姓谈，名尔音，号钰甫。便有等尖酸
的，指了新旧河台的名号，编了一副对联，道是：

月向日边明，日月当空天有眼；
玉镶金作钰，玉金满橐地无皮。
安老爷收到乌大人的帮项，那日把文书备

妥，如数交纳，照例开复。便告了二个月病假，
离了土地祠，也来到聚合店。乌大人来拜望，
说：“此地总河的缺，已调了北河的同峻峰过来
了，也是个熟人。老师完了私事，何不早些出
去，门生既可多听两次教导；等那同峻峰来，也
可当面作一番嘱托。”

早有那些实任候补的官员，听得乌大人到
店来拜安老爷，长谈久坐，见安老爷又是大人的
老师，都来周旋。也有送下程的；到后来就大发
了，闹起整匣的燕窝，整桶的海参、鱼翅，甚至尺
头珍玩，打听什么贵，送什么来。安老爷一概都
璧谢不收。安老爷后来搬进公馆，为儿子与张
金凤办了喜事。虽不曾通知外客，也有不少人
来送礼道贺，又是百辆盈门。

转眼就是安老爷假限将满，新河台已经到
任，乌大人已经回京，安老爷无意富贵功名；况
经了这场宦海风波，益发心灰意懒，不当官了。
决心回去找救他一家性命的那个十三妹，想去
报答她。后来十三妹何玉凤见仇家纪献唐为朝
廷所诛，大仇已报，欲出家，被别人劝导，也嫁与
了安骥。金凤、玉凤相睦如姐妹，故此书初名
《金玉缘》。

据研究专家讲，纪献唐就是年羹尧。其姓
“纪”，为年纪之纪，与年同义；名“献唐”，则来自
彭祖献雉羹于帝尧传说，帝尧即唐尧。年羹尧
被处死是雍正四年事。据此，十三妹故事背景
当在康熙、雍正年间，则安学海故事也就在此
时。南河即江南河道总督，康熙十六年河道总
督建行署驻淮安府山阳县清江浦，雍正七年总
署亦移驻于此。安学海由北京来山阳河工做
官，与此正合。其所述河工诸弊，大量发生在嘉
道年间。朝廷每年拨给南河河工的修防银达
450万两之巨，决口漫溢时还另有支拨。大小吏
员贪污侵吞了河工巨款，用于贿赂上司，笼络爪
牙。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腐败现象屡见诸清
人笔记，如黄均宰《金壶七墨·河工》云：“采买竹
木薪石麻铁之属，与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费
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澜。十用四三，足以书
上考矣。其余三百万，除各厅浮销之外，则供给
院道，应酬戚友，馈送京员过客，降至丞簿千把
总，胥吏兵丁，凡有职事于河工者，皆取给焉。”

本书作者文康嘉道咸间人，熟知河弊，以安
学海的所遇经历，如河台根据送礼多少用人，河
员想出各种方法贿赂上司，吹牛拍马，虚报冒领
费用，作者用小说手法表现出来，使人如临其
境。淮安黄均宰《金壶七墨》对河道弊端有深刻
揭露，本书所写内容是其具体形象再现。作者
所写淮安城市面貌很真切，但方位不太准确，大
约作者并未来过淮安，或者作者有意模糊了小
说的背景。

追忆我和袁鹰的共度岁月
胡世宗

1975年，胡世宗与袁鹰先生（右）在昆明西山

袁鹰先生给胡世宗的题签

《儿女英雄传》与淮安
刘怀玉

《儿女英雄传》插图

文学名著与淮安


